
到到我我伞伞里里来来
肖红

4月16日那天是星期
六。忙完店里的营生，我

抽个空子去位于莱山的
烟台市图书馆还书。不堵车，来
回也得两个半小时。今天还有个
重要客人约我，我答应他一定会
在家里等他。

走的时候，孩子说，“妈妈，拿
把伞吧！看天要下雨啦！”我没有
当回事，急匆匆踏上了往莱山方
向的车。到了图书馆，还了书，又
挑了几本中意的，急匆匆往回返；
下了电梯，到了图书馆门口，我傻
了眼：外面大雨哗哗地下着，路上
的行人已经撑起了雨伞；有几个
匆匆忙忙跑进图书馆的孩子和家
长的伞上也在滴着水滴，我蓦然
打了个冷战；我的身体一直不太

好，如果淋了雨，对我，可不是开
玩笑的！我开始后悔没有带伞。家
里还有重要的客人在等着我！即
使在这里待一会儿，也不能保证
雨今天下午会停！

我把大衣脱下来，裹住头
部，冲进了雨中；急忙急火地站
在公交站点，眼巴巴地看着我要
等的车；心想实在不行就打车回
去。几分钟的工夫，我感觉自己
快被冻透了，一股寒气在我的全
身游走，衣服也变得厚重起来。
这样下去，雨水很快会透过衣服
渗近我的肌肤。根本看不见一辆
出租车是空的。我等的车，不见
影迹。

“到我伞里来吧！”我被这一
声惊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位皮
肤白皙的中年女性，友善地看着
我，她对我说，她的伞也不大，将

就一下。我连连道谢，进了她的
伞里，立刻就感觉好了许多，心
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我尽可能让
她多遮一点，但她静静地伫立
着，始终把伞向我倾斜！

要等的车在20多分钟后终于
来了！我们上了同一辆车，我再次
道了谢！大姐下车时，我第三次向
她道了谢，我们互相微笑着道别，
其实，我好想拥她入怀，使劲地抱
抱她，好想跟她要个电话号码，又
怕太唐突或者让她多想。

如果没有那把伞，20多分钟
站立在雨中的我肯定又是一场
病；如果不及时回去，我将失去
一位朋友的信任，因为我答应哪
里也不去，就等他。

那天的雨，下在身上，真的
很冷，那把为我遮风挡雨的伞，
心里很热乎。

战春芳

昨天气温回转，在家闲来无
事的老爸又到地下室擦拭他的

“宝贝”——— 一辆“年过四旬”、早
日锈迹斑斑、几近报废的“大金
鹿”自行车。看着坐在小板凳上
年过古稀、头发斑白的老爸和眼
前这辆跟随我们碾转近半个世
纪、搬过多次家却始终未曾丢弃
的自行车，思绪瞬间回到童年那
难忘的时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
物资匮乏，交通滞后，人们出行
极不方便，自行车在农村可是个
稀罕物。当时我们居住的村子里
唯一一户“出外”的人家有辆八
成新的自行车，后来成为全村男
青年结婚的“必需品”——— 为充

“门面”，结婚当日都要借来“带
媳妇”，可见自行车当时在乡间
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一切物品都需凭票供应，粮
票，油票，布票，肉票，煤票……，
包括白糖、火柴、煤油等，更何况

“三大件”呢。当时供销社每年都
要购进一至两批自行车，但分配
指标统归“上头”掌握，那可不是
一般人能够买得到的。当时谁家
能够买到一辆自行车不仅仅是
钱的问题，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

的象征，那绝对比现如今开上奔
驰、宝马等名牌豪车还要荣耀百
倍。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九岁那
年，在青岛工作的姨妈托关系、
找门路，终于搞到了一张内部分
配的“供应券”，爸妈倾其所有并
举借“外债”，终于凑齐了154元
钱，购买到了我们家“三大件”之
首的“一大件”——— 一辆青岛产

“大金鹿”加重自行车。使我记忆
犹新的是，自行车运抵到家的那
天，竟引来了整个一条街的乡
邻。当爸爸小心翼翼地拆开用薄
木板条钉成的包装箱取出自行
车时，伴随着街坊邻居们的鼓掌

喝彩声和小伙伴们的欢呼雀跃
声的是爸爸那张带着泪花的笑
脸。爸爸兴奋地拍着车座说：“这
下我到县城上班可再也不用‘11
号摩托’(双腿步行)了。”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到如
今，就连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村
民们也大多购买了汽车。作为

“白领”一族的我们，更是在多年
前就率先拥有了家庭轿车。闲来
无事，老爸还是喜欢骑上那辆除
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件都响的“大
金鹿”赶集会友。我们多次提出
要给他换辆电动车或摩托车，都
被他婉言谢绝。

刘吉训

晚饭后，晚自习前，是一
段悠闲的时光。我喜欢以漫
步的方式来享受这一段时
光。

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
偶尔三言两语，偶尔向前一
个蹦跳，真算得是个得意忘
形的动作，来自内心的对今
天课堂内外的成功和满足喜
出望外。

西下的夕阳，慵懒而又
疲惫地俯向山头，深情地把
她的慈爱化作金色的斜晖，
洒向大地，万物沐浴在慈爱
的光辉中默默地进入薄暮。
校园里的花草树木，干净的
地面，在这段时间，全都像哲
人、像诗人默然地微笑，以其
万般归化的善和美调引着我
们的目光，归宿着我们的步
履——— 迈向夕阳。踏在残阳
铺垫的校园水泥道上，学校
北边的教学大楼显得更加巍
然雄壮。我们或行或止，身边
的同学轻快地跑过，投来一
声声“老师好”，犹如朵朵鲜
花从身边飘过，散发的芬芳，
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让人心
旷神怡。操场上，有三三两两
的同学，这一簇，那一簇，在
看书，在散步，有的在交谈；
更有一些爱好锻炼的同学，
或在打篮球，或在打羽毛
球……操场上，国旗高高地
飘扬在夕阳的余晖中，为操
场上的孩子们绽出了红红的
笑靥。

走出校门，走过一段水
泥街道，美丽的小清河呈现
在眼前，这时，便可以尽情地
欣赏“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
瑟瑟半江红”的美景了。远山
含黛，沉稳地顶着红红的太
阳，慢慢地隐退。灿烂的晚霞
提示我们该打道回府了，该
上晚自习了。

明天，又将是一个美好
的夕阳漫步。

漫漫步步在在夕夕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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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爸爸的的““大大金金鹿鹿””

香香茗茗家家国国，，镌镌烟烟台台
张启滨

姜茗，原名姜果，家住二马
路和平巷四号。1931年9月由养正
小学考入芝罘中学(后为志孚中
学，现烟台一中)，成为该校初中
第一级学生，也是首届学生。

当时的志孚中学教师中普
遍具有开放的民主革命思想，收
复失地，要求全国上下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很高，校园
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姜果受其影
响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和阅读进
步书刊。中共地下党员、校训育
主任兼公民教育老师刘宪曾，推
动了姜果参加学校“读书会”。姜
果喜欢写作，刘老师就反复对他
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于是，姜

果自行实践活动利用假日时间，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的生
活。

1936年4月，姜果由林江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新生，
更名为姜茗。1938年2月，烟台沦
陷，5月，姜茗离开烟台奉调“三
军"政治处，筹建宣传队并任队
长，半年期间，他发动群众、宣传
抗日，协助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
地，同年11月，姜茗调任八路军
山东纵队五支队政治部任宣传
科科长，1939年春，调任胶东区党
委青年部宣传部长。

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区党
委派姜茗赴栖霞工作。1940年4月
24日栖霞抗日民主政府在苏家
店镇林家村成立，姜茗当选为栖

霞县第一任县长。他任职后一手
拿锄，一手拿枪，边生产，边运
动，边战斗，多次粉碎了敌人的
扫荡。姜县长在领导文教工作方
面卓有成效，他号召“开展冬训
令”印发冬学教材，晚上村村青
壮年进入冬校，学文化、学政治，
使许多人脱掉了文盲帽子。

1941年9月，姜茗奉命到中
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途中他
随行的所在部队与汉奸刘黑七
部队发生遭遇战，姜茗和战友
奋力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弹
尽无援被俘。狱中的姜茗受尽
酷刑，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坚贞
不屈。11月在狱中被敌人杀害，
时年2 3岁。烟台优秀儿女于家
乡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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